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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纷纷易帜，支持革命。偏于一
隅的如皋，也未例外。周思章《东皋话旧·沙元炳对如皋的贡
献》，记下如皋光复的历史细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通电全国…… 当时如
皋城无一兵，库无一械，而江滨海曲饥寒流离之民极多，居民惶
惶不安，讹言四起，一日数惊，有钱的纷纷逃往农村。时有负责
缉捕私盐贩子的缉私营，分驻于如皋东乡和海安、东台一带，营
部设在海安。帮带蔡和林是河南信阳人，治军尚称严明，与沙元
炳素有往来。沙派人持信请蔡率部速来如城维持治安……众绅
董会议，成立临时军政分府，宣布拥护共和。公推周莲为军民临
时总司令，沙元炳为民政长，蔡和林为军政长。出布告安民，通
报全县，沙与蔡约定……

可见蔡的部下不足千人，鱼龙混杂，经过沙、蔡二人谆谆告
诫，才能遵守纪律。沙又派同盟会员黄七五至上海大生纱厂驻
沪事务所暂借3万银圆，购买步枪300支、手枪10支、子弹数万
发，运回如皋，招募新军100余人，成立义勇军，与缉私营共同负
责治安。

从题目到行文，晚清进士沙元炳既是主角，又作主语。兼实
业家、教育家、诗文家于一身的沙元炳，还被誉为如皋近代“第一
贤达”。看完《东皋话旧·沙元炳对如皋的贡献》，读者毋庸置疑
地认为沙元炳是如皋光复的第一功臣。2023年，南京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沙元炳先生年谱》，仅录《东皋话旧·沙元炳对如皋的
贡献》，未加考订、未阅他文，获得沙元炳“支持辛亥革命”的结
论。纵览相关史料，沙元炳光复如皋的态度，不可简单视为“二
元论”：否定或支持。

光复一事无疑是如皋历史舞台上的重要剧目。说起舞台，
笔者不禁想起了张謇、沙元炳的共同友人——京剧大师梅兰
芳。他很擅长表演“出袖”——以示主角态度的转变或剧情的转
折。有文可证，沙元炳姗姗“出袖”，经人劝说，才改变态度，光复
如皋。《东皋话旧·沙元炳对如皋的贡献》改自黄七五《如皋光复
之回忆》。黄七五是光复如皋的另一主角，他的忆文，很有史料
价值，摘录如下：

武昌起义的信息传到如皋，没有十天，各省响应的风声络绎
不断，革命高潮犹如排山倒海之势。其时我正在如皋，这里其
他参加同盟会的人还没有听说过，叫我一个人如何发动？我
就和沙士度、吴元和、周梦吾等几个至友磋商起来，决定由我
先将前清的翰林沙元炳说服，他是如皋的巨绅，他肯跟着我们
走，诸事就容易就范。我期望他把当地“缉私营”拉过来，防止
对我们不利。我又策动他自愿出面担当大事，不要被动，受人挟
制。他那时也顺应大势，一一地接受，并且都圆满地完成了一切
应办的任务。

缉私营的武器不足，我建议筹款购买枪械子弹、增募新兵，
以充实力量。沙也即允向南通大生纱厂在上海的账房借款三万
元。我拿了他的信，星夜赶到上海，与大生厂账房商洽，同时由
日本商人手中购买了三八式步枪三百支、手枪十支、子弹数万
发。很快的时间，安全运回如皋。这样，我被大家推为司令，又
招募了一营人，兵员都从退伍军人和旧日警察中所挑选，组织训
练比较便利……

若据《如皋光复之回忆》所记，沙元炳并未主动支持革命。
经黄七五游说，他才顺应历史潮流，光复如皋。

黄七五的原作更为可信，倒不仅仅因为他是当事人之一，还
有其他重要佐证。

多年前，周莲（光复后的军司令）后人告知：如皋光复前夕，
沙元炳作为如皋乡绅之首，态度并不积极。周莲本是福建布政
使，时已退休，寓居如皋，几乎不与地方乡绅交游，为避兵燹，主
动联系沙元炳，玉成如皋光复大事。黄七五、周梦吾（如皋名人，
淮军名将、一品振威将军周鼎的第三子）后人，笔者也有走访，他
们还叙述《如皋光复之回忆》中故意回避的一个细节，起初黄七
五等友人，都想请沙士度上门说服沙元炳。沙士度是沙元炳的
堂弟，因为两沙关系有些微妙，且沙士度畏惧沙元炳，终由黄七
五前往沙府进行游说。

周遭地区中，最后光复的正是如皋。这与沙元炳的态度不
无关系。查阅老报纸，时有《如皋亦光复》的报道：

如皋绅学界见近来大江南北均已光复，该邑尚巍然独存，深
以为耻，不能再任郭令把持，遂于初一日，邀集各界假座师范学
堂，开特别大会。到者三百余人，宣布预备宗旨，全体赞成定于
初三日布告光复，悬挂民国旗帜，并假定各职员以周莲为总司
令，沙元炳为民政，蔡和林为军政，郭曾程（满县令）为审判，张相
为检察。

所谓“深以为耻”，正说明如皋乡绅名人支持光复的态度很
不积极。多年后，有位时在掘港的管劲丞先生于《辛亥如皋独立
史料掇拾》中写明：知县之类的地方官，眼见苏州巡抚宣告独立，
不是想脱身，就得随着大流走。于是当前动向，完全取决于那些
大绅士。大绅士们此刻已经了解革命是不会革命到他们头上来
的，但是他们在犹豫、考虑。最有权势的头号绅士沙元炳，是如
皋的张謇式人物。可是，此回张氏已经带头宣布南通光复，他却
迟迟不跟进，拖到比掘港还迟些。说明那伙大绅士们事到临头
还在怕。

沙元炳犹豫是真，不过说他怕事，太过肤浅。沙翁是一位传
统文人、清末翰林，又生活在遗民（冒辟疆等）文化氛围浓郁的如
皋，他对辛亥革命的“犹豫彷徨”是必然的——他心系前朝，又担
心国家的未来。这在他的诗中有过充分表现。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元炳忧思成病，集杜甫诗作，作《辛亥冬
病中杂感，集杜二十首》，暗示自己：不舍前朝，想要效仿遗民，归
隐世间。其一尾联：“独把鱼竿终远去，老夫乘兴欲东游”，表明
想要野钓远游、不问政事的心愿。其二颈联：“故国平居有所思，
萧条异代不同时”，表达对前朝生活的思念，又恨自己和杜甫一
样，怀才不遇。其八尾联：“今日南湖采薇蕨”，表示自己像伯夷、
叔齐那样忠于前朝。其九首联：“二三豪俊为时出，星象风云喜
共和”，表明认为辛亥革命成功是必然趋势。其十九尾联：“羞将
短发还吹帽，文武衣冠异昔时”，以短发为羞，则以长发为荣，足
见沙元炳心心念念思着前朝。直到那年除夕夜，沙元炳还在《辛
亥旧除夕》发问：不知明日是何年？

光复如皋，沙元炳
为何迟“出袖”

□彭伟

丁所小镇“三会”
□程太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安东乡丁所
集镇一年有三次大型“赛会”活动。分别
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灯会、九月十五灵
官圣会、十月初四鱼灵会。

先说说正月十五元宵灯会。
元宵灯会，丁所习俗，自农历正月

十三开始兴灯，十八落灯，前后六天，十
五为高潮日，十分热闹。每夜铙鼓笙
管，火树星桥，杂沓路道。儿童执灯，穿
行街巷。老幼相携，上街观灯。焰火升
空，爆竹不断。灯式繁多，大小相间，精
粗不一，争奇斗巧，但以“兔灯”为最，取
玉兔拜月之义。30年代初中期，曾有
舞龙灯、踩高跷之举，一片欢腾。舞龙
灯队伍自街南魁星阁，沿南街，过石桥，
至河北横街，自东向西行进。龙灯队之
后，紧随踩高跷队、河蚌精队、荡旱船
队、挑花篮队，队队相连，千姿百态，五
光十色，极为有趣。游灯队伍由锣鼓乐
器前导，每到大的店铺门前，及塘巷、老
店巷、任家巷、土地祠巷、笼店巷、刘家
井巷等巷口处总要暂停一会表演动

作。小镇及镇郊周边万人空巷，观灯群众
人山人海，常常挤得水泄不通，一派热闹
景象。

再说说九月十五灵官圣会。
过去，丁所东街有关岳庙和灵官殿。

两座庙宇相并排列，屋宇雄伟，是宝塔形建
筑，距镇四五里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大殿屋
顶。每年农历九月十五日丁所集镇大兴灵
官圣会。街上居民各户扎成多种多样的玻
璃明珞灯，行会时队伍拉长一里多路，庄严
隆重，甚为壮观。每逢会期，有如皋城的太
太、达官公子、小老板等乘汽车来观灯，也
有周围四乡八镇的群众纷纷云集，乡村小
镇显得极为热闹。

小集镇上农历十月初四的鱼灵会（又
叫“鱼篮会”），可谓名噪通如地区，2000年
版《南通市志》“风俗”篇中也有记载。

鱼灵，传说是保护渔民之神，是内河渔
民所信奉的神祇，或者说是水上保护神。
丁所的“鱼灵会”于每年农历十月初四举
行。节会之前，由丁所地方士绅与渔民中
有声望的人出面协商主办，向社会各界筹

集经费。农历十月初四前两天，四面八方
的渔船即集中到丁所海栟串场河（今称“栟
茶运河”）石桥口至西虹桥口一带。渔民们
上岸做义工，在丁所东街关岳庙门前的广
场上搭高台、平整场地等。

十月初四，“鱼灵会”正式举行。首先
是举行祭祀“鱼灵”仪式。仪式由地方士绅
主持，渔民们手捧斗香，向“鱼灵”叩拜，祈
求“鱼灵”保佑平安无事、收获多多。然后
放鞭炮，供猪头三牲（简单者是肉、豆腐、
蛋、茶、米、酒之类），敬神还愿。接下来，请

“香火”（俗称“僮子”）唱戏。祭祀仪式后，
僮子便坐上高台，通宵达旦地以锣鼓伴奏
演唱神书。唱的同时还伴有“武”的表演。
唱本有《袁天罡卖卦》《魏征斩龙》《六请九
郎官》《唐皇游地府》《薛仁贵征东》《薛仁贵
征西》《秦香莲吊孝》《张郎休妻》等，主要曲
调有20多种，其中“七字调”“十字调”为常
用者。僮子戏演出时只用锣鼓伴奏，唱腔
高亢粗犷。渔民们都乐于赶会活动，点香
烛、放鞭炮、供猪头三牲敬神，了却心愿，并
借以访亲会友、自由买卖，同时作短暂休

息、娱乐。
丁所“鱼灵会”会期较长，是苏中地区各

类庙会中时间最长的庙会，前后时间达半个
月之久，高潮期在农历十月初十左右，是日
举办“舞龙灯”或“跳马伕”表演。跳马伕是
传统祭祀舞蹈，现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目录。表演者手持钢叉、下穿裤
裙、上身裸露，头戴黄元纸帽、身挂用于马具
上的“马铃”，把自己比作是供神灵使役的

“马”，一支铁钎用牙咬住如同穿过两腮，跳
动时马铃声铿锵作响。观者生畏，小孩不敢
近前。跳马伕表演中常出现挑担、打夯、行
船、撒网、收网等相似的舞蹈动作，显示出渔
民、盐民以及沿海农民的本色。

1938年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七日）
日军从如皋城沿如（皋）李（堡）公路北犯丁
所镇，遇驻丁所国民党江苏省保安二团薛承
宗部抵抗。日军疯狂报复，强攻丁所，在丁
所镇区沿河两岸烧杀抢掠，烧毁店铺、民房
970余间，杀害许百才、李长银等72人，丁所
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从此，丁所传统的

“赛会”习俗消失了。

“五月五，洋糖粽子过端午”“菖
蒲作剑蒜为锥，挂在门前驱邪鬼”。
每当端午到来，除了打芦叶、裹粽
子、贴神符，挂菖蒲、艾草和大蒜，南
通人还在屋内烧枯艾、洒雄黄水，以
及给小孩涂雄黄、挂百索等。又有
民初的《申报》报道，当年南通城的
端午龙舟竞渡比较兴盛，“节前五、
六日，一般灯彩店以绢布赶扎龙首、
龙身、龙尾者昕夕弗停，地方妇孺咸
拭目以待，节日争先快覩。”而在古
镇石港，也“向有以小舟扎彩，效龙
舟竞渡”的习俗，若遇河水浅涸，便

“更龙舟而为龙灯竞舞”。
其实，上述节庆风俗与其他地

区基本相同，但另外有些端午习俗，
则独具南通地方特色。

一是在端午当天，除了粽子、黄
鱼、苋菜等时令食品，南通的家庭主
妇还会用粉皮或粉条、韭菜、豆芽、
茭白丝加上肉丝、蛋皮丝、小河虾等
（所用食材在南通各地并不完全相
同），炒拌出一份特色菜——“和菜”
（也称“合菜”）。这道菜就地取材，
荤素搭配，不仅营养丰富、清爽可
口，而且色彩悦目、价格低廉，加之
既能过酒又能下饭，久而久之，南通
就有了端午吃“和菜”的习俗。至于
如今关于“和菜”由来与明代抗倭有
关的说法，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佐
证，仅能视作传说而已。

另一个习俗不仅为南通城所特
有，且民国时期的国内报刊曾多次
介绍。

每到端午这天，上午的街市比
平常热闹许多，买卖菖蒲、粽子、酒
酿等等者，比比皆是。吃过端阳酒
后，“男女老稚，咸欣欣然出而游玩，
俗名‘踱端阳’。”踱端阳，又称踱端
午、踱午，张謇在其端午诗中也曾提
及。张謇在1926年端午之日宴客
后曾偕乘“星河舫”泛舟西濠并赋
诗，内有“路人踱午睨其旁，供人喜
笑我则狂”句，且注有“里人过午多
出游，名踱午”。而1913年《通海新
报》所记：“城南奎楼（按：又称魁星
楼），久称名胜，每届端阳，州人之往
游者趾踵相接。”说的就是踱午主要
地点奎楼（后建成中公园）当天的热
闹情形。

1922年的上海《礼拜六》杂志
也形象记述过通城踱午片段：“闺阁
佳人，青春丽妹，彳亍于道途间，钗
光鬓影，裙屐罗绮，辉映成彩，凌波
微步，飘飘欲仙，莺声呖呖，闻者心
醉。而不肖之徒、无赖之流从中猎
色，评头论足，恣意月旦，丑态百出，
彼辈竟安然处之，不以为羞。奇
哉！奇哉！”面对这一场景出现在素
来保守的南通，连作者也忍不住连
连惊叹。

关于踱端阳，笔者对1935年

《通通日报》的一则报道印象深刻：
“昨日为旧历端阳节，商店例于下午
停市半日。故午饭后，城南公园路
上游人如织。县教育局特利用机
会，就中公园展览时人书画，期前
向各名家征求，共计收到作品凡二
百九十二件。陈列各室，琳琅满
目，美不胜收……”另又见1924年
端午节，通城曾在中公园举办端阳
画展，集宋、元、明、清钟馗画像七
十余轴展览，张謇也偕友同观。踱
午兼逛画展，如此看来，当年南通
人的端午，不仅休闲，还挺有艺术
气息呢。

“买卖权停下半日，四门铺闭不
开门。”或许是约定俗成，又或许是
因为居民踱午而没了顾客，端午当
天到了午时，通城不论大小店铺，都
一律闭门歇业，停止贸易。另据
1923年6月沪报记载，因此时正值
春收，故端午当天“通城各商号，均
纷纷……讨账”。至于讨账成效，曾
见1928年有端午节报道，谓当天

“商界对于往来账款，循例作一年中
第一次之结束。闻各店铺收取之
账，成绩大致均佳”。

徐海萍（1896—1967，南通市
人，通州师范学校第一届毕业生。
酷爱京剧，为张謇所器重，曾先后参
与筹办伶工学社和筹建更俗剧场等
工作。）对这一特色习俗也有描述：

除商店和作坊打烊，职工得有半天休息
外，“居户男女老幼下午也出门踱午，称
为风气。所到的地方，是魁星楼和城北
钟秀山，还有些人到南上真殿听振古曲
社唱昆腔。及公园建成，五公园便成踱
午的地方了。”其实，当天除了各店商停
市半日，政府机关等各团体及各学校也
都休息一天。由此亦见端午节在通之
隆重。

最后一个特色习俗见于1922年所
刊《南通端阳风俗略记》，据这位笔名

“恨生”者记载，在端午这天的夜间，南
通人是家家不留存饭的，究其原因，竟
然是源于存饭则“蚊蝇必盛”之说，这显
然是毫无科学依据的说法。

随着时代的变迁，端午习俗也发生
着变化。除了本文开头的歌谣选段，
1929年《南通民众》还以“端午雄黄酒，
喝了还要涂，雄黄可避疫，辟邪是胡说”
等语，奉劝“大家认清楚，坏的要打倒，
好的要保护”，即倡导保留龙舟竞渡等
纪念活动以及通过焚艾来杀害虫，讲卫
生，而对于菖蒲驱鬼、贴符辟邪等，“这
种迷信事，劝君切莫做”。

在上述三个南通特有的端午传统
习俗中，唯有吃“和菜”被传承至今，成
了一道具有地方特色的时令小菜。而

“不留存饭”与“踱端阳”之俗，或因明显
有违科学，或因生活节奏的加快而早已
不存。如今，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南通
人，也多未听说过后两个端午旧俗。

左
起
：
一
九
二
三
年
，上
海
《
时
报
》
有
关
南

通
端
阳
习
俗
收
账
之
报
道
；
一
九
二
九
年
《
南
通

民
众
》
杂
志
所
刊
、
由
南
通
公
园
编
写
的
歌
谣

《
话
端
阳
》
；
民
间
端
午
符
之
一
。
悬
挂
端
午
符

于
房
梁
，以
示
驱
邪
，南
通
乡
俗
，至
今
依
然
。

老南通特有端午习俗，
哪项流传至今

□羌松延

“五月初五话端阳，端阳佳节闹洋洋。划龙舟，裹粽子，插菖蒲，挂大蒜，焚艾蓬。还贴辟邪符，还挂钟馗啖鬼图。男男女女还喝雄黄酒，一年一
度如此过。”这是南通公园为推动民众教育，于1929年所编歌谣《话端阳》开头的一段，描述的是百姓过端午（端阳）节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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